
A32

跟
八
零
後
吃
飯
聊
天
是
件
樂
事
，
他
們
的
見
地

真
是
擲
地
有
聲
，
而
且
身
體
力
行
，
比
如
找
老
公

這
一
題
目
。
有
位
八
零
後
同
事
，
三
年
前
已
從
客

戶
中
挑
得
個
不
錯
的
中
產
男
生
做
丈
夫
，
但
她
某

舊
同
學
志
氣
更
高
，
立
心
要
嫁
有
錢
人
，
多
番
努

力
之
後
，
終
找
到
個
飲
食
集
團
才
俊
，
現
已
結
婚
生

子
。
個
中
的
計
謀
我
沒
有
親
眼
看
到
，
但
同
事
道
來
，

我
認
為
可
信
度
極
高
，
與
各
位
分
享
。

任
何
行
動
，
必
先
界
定
目
標
。
應
鎖
定
怎
樣
的
對

象
？
我
們
這
女
主
角
，
且
叫
她
瑪
莉
，
本
來
已
有
男
朋

友
，
是
體
育
老
師
，
大
可
嫁
之
，
但
思
前
想
後
，
自
己

姿
色
不
錯
，
也
有
學
位
，
如
嫁
體
育
老
師
，
一
生
大
致

就
定
了
。
瑪
莉
覺
得
還
可
以
更
好
，
便
毅
然
放
手
，
重

新
來
過
。
至
於
甚
麼
是
﹁
有
錢
而
可
以
嫁
﹂
的
男
人
，

她
有
一
套
理
論
。
哪
種
男
人
可
以
嫁
？
她
認
為
男
人
只

要
不
嫖
不
賭
，
就
可
以
嫁
；
至
於
有
錢
，
她
的
定
義
是

可
以
讓
她
不
工
作
而
過
得
舒
服
，
還
要
讓
她
可
以
隨
時
買
喜
歡
的
東

西
，
如
價
值
數
萬
起
的
名
牌
袋
，
不
必
左
﹁
度
﹂
右
﹁
度
﹂。

這
種
男
人
上
哪
找
？
原
來
在
山
頂
星
巴
克
。
瑪
莉
暗
忖
目
標
人
物

如
住
山
頂
，
就
必
會
在
那
種
地
方
出
現
，
所
以
每
周
日
都
化
個
靚

妝
，
坐
在
那
兒
喝
咖
啡
，
等
候
獵
物
，
見
到
樣
子
不
錯
、
又
在
獨
自

看
書
的
，
便
從
遠
處
瞄
準
書
名
，
用
手
機
上
網
查
看
那
書
內
容
，
然

後
上
前
搭
訕
，
用
書
打
開
話
匣
子
。
當
然
有
時
會
碰
釘
子
，
但
她
不

灰
心
。
經
過
多
次
嘗
試
，
終
於
讓
她
認
識
到
現
在
的
才
俊
老
公
，
喜

劇
收
場
。

我
聽
同
事
說
，
瑪
莉
總
結
經
驗
，
給
仍
是
單
身
的
女
生
以
下
忠

告
：
一
是
多
泡
高
尚
地
段
如
山
頂
、
南
區
等
的
咖
啡
屋
，
增
加
認
識

有
錢
單
身
男
人
的
機
會
；
二
是
不
要
怕
去
搭
訕
，
給
人
拒
絕
不
要

緊
，
但
要
從
失
敗
的
﹁
瘀
﹂
經
驗
中
學
習
，
下
次
必
會
做
得
更
好
；

三
是
不
要
得
罪
一
些auntie

輩
的
女
人
，
因
為
只
要auntie

喜
歡
你
，

就
會
給
你
介
紹
優
質
的
未
婚
子
姪
，
是
重
要
的
﹁
貨
源
﹂。
少
不
得

的
，
還
要
時
刻
注
意
﹁
維
修
﹂
樣
貌
，
不
然
其
他
也
是
枉
然
。

有
這
樣
看
得
通
透
的
八
零
後
，
我
覺
得
是
社
會
的
一
種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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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嫁個有錢人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看
方
寬
烈
的
︽
香
港
文
壇
往
事
︾，
其
中
有
述
香
港

舊
書
業
的
，
盡
是
他
的
親
身
經
歷
，
史
料
異
常
豐

富
，
強
調
﹁
舊
書
店
對
文
化
傳
播
的
功
勞
﹂，
只
嘆
自

九
十
年
代
後
開
始
沒
落
，
﹁
令
愛
書
人
不
勝
唏
噓
﹂。

當
中
有
齒
及
在
下
的
，
他
說
：

﹁
在
六
十
年
代
末
洛
克
道
國
泰
戲
院
附
近
都
是
四
層
樓

的
舊
房
子
，
因
店
租
廉
宜
，
曾
開
設
好
幾
家
書
店
像
陳
湘

記
、
梁
福
記
等⋯

⋯

有
一
天
發
現
對
面
開
了
一
家
舊
書

店
，
招
牌
叫
﹃
華
人
圖
書
供
應
社
﹄⋯

⋯

是
當
時
編
︽
人

物
與
思
想
︾
月
刊
的
鄧
文
光
連
同
麥
釗
、
盧
蒼
、
黃
仲

明
、
黃
炳
炎
合
作
開
這
書
店
，
有
些
出
現
金
，
有
些
把
自

己
藏
書
拿
出
來
作
股
本
，
大
家
輪
流
掌
書
店
，
支
取
微
薄

的
薪
金
。
﹂

這
段
話
有
補
充
的
必
要
，
﹁
黃
仲
明
﹂
之
名
是
我
讀
書

時
的
名
字
。
﹁
華
人
圖
書
供
應
社
﹂
是
鄧
文
光
先
找
我
商

量
發
起
的
。
當
時
我
在
北
角
賃
一
小
房
居
住
，
為
了
籌
備

開
店
，
我
們
兩
人
四
出
找
書
，
買
回
來
就
堆
放
在
我
房

間
。
因
資
金
問
題
，
鄧
文
光
說
認
識
一
友
黃
炳
炎
，
可
找

來
合
夥
；
我
說
有
一
小
學
同
學
麥
釗
，
為
人
熱
情
有
責
任

感
，
時
在
中
環
洋
行
任
後
生
，
可
說
之
加
盟
。
四
人
相

聚
，
一
拍
即
合
，
我
和
鄧
文
光
藏
書
多
，
以
書
作
股
本
，

餘
二
人
出
些
少
資
金
，
但
仍
然
不
夠
，
於
是
商
諸
︽
中
報

週
刊
︾
的
李
金
曄
先
生
，
獲
借
七
千
大
元
，
於
是
店
得
以

開
成
。
至
於
盧
蒼
，
則
是
後
來
請
纓
加
入
，
遂
成
五
人
書
店
。
至
於

﹁
輪
流
掌
店
，
支
取
微
薄
薪
金
﹂
云
云
，
則
是
有
苦
自
知
，
經
營
年

多
，
除
了
吃
之
外
，
幾
乎
無
一
文
幾
毫
的
薪
酬
，
苦
不
堪
言
。

後
來
五
人
意
見
不
合
，
我
和
麥
釗
先
行
退
出
，
餘
下
三
人
改
店
名

曰
﹁
三
友
書
店
﹂。
不
旋
踵
，
三
人
又
生
矛
盾
，
書
店
即
倒
閉
，
黃
炳

炎
即
黃
孟
甫
自
行
開
辦
了
﹁
波
文
書
店
﹂，
坐
落
皇
后
大
道
東
一
半
爿

地
下
商
舖
。

自
脫
離
﹁
華
人
﹂
後
，
我
一
貧
如
洗
，
所
藏
書
籍
，
亦
賣
得
七
七

八
八
，
但
仍
收
回
一
部
分
珍
藏
。
這
些
珍
藏
，
卻
救
了
我
一
命
。
時

當
文
革
，
大
陸
出
版
凋
零
，
以
前
的
書
已
成
奇
貨
。
在
﹁
華
人
﹂

時
，
認
識
一
醫
學
博
士
，
曾
交
換
名
片
，
並
云
有
何
好
書
，
可
直
接

交
往
他
的
醫
務
所
。
於
是
在
飢
腸
轆
轆
之
時
，
捧
書
登
門
兜
售
。
這

位
大
醫
生
是
藏
書
家
，
一
套
十
六
冊
︽
紅
旗
飄
飄
︾，
每
冊
購
入
只

六
、
七
毫
子
，
卻
售
得
五
、
六
十
元
一
本
；
中
國
史
學
會
出
版
的

︽
義
和
團
︾、
︽
洋
務
運
動
︾
等
，
每
套
售
得
五
、
六
百
元
。
那
段
日

子
，
就
靠
這
位
大
國
手
的
﹁
可
憐
﹂
和
﹁
施
捨
﹂
得
以
生
活
下
去
。

上
得
他
醫
務
所
多
了
，
大
醫
生
不
耐
煩
，
說
：
﹁
你
有
甚
麼
好
書
，

全
拿
來
好
了
，
何
必
每
次
求
售
！
﹂

他
有
所
不
知
，
在
﹁
華
人
﹂
時
已
售
出
我
不
少
﹁
心
血
﹂，
難
捨
難

離
，
如
非
生
活
，
我
又
怎
忍
賣
盡
我
的
﹁
心
血
﹂
？
他
愛
書
，
我
也

愛
書
呀
。
後
來
我
入
了
報
界
，
有
了
正
當
職
業
，
生
活
改
善
，
遂
絕

跡
他
的
醫
務
所
了
。

那
時
，
我
自
封
為
﹁
會
走
的
舊
書
店
﹂。
除
了
﹁
慷
慨
﹂
的
大
醫
生

外
，
還
﹁
掌
握
﹂
了
不
少
客
戶
。
回
首
前
塵
，
真
是
血
淚
斑
斑
。
而

為
了
補
充
貨
源
，
還
四
出
尋
書
，
踏
遍
港
九
舊
書
店
和
書
攤
。
最
堪

一
記
的
，
是
上
海
街
何
老
大
的
舊
書
店
。
何
老
大
的
店
堪
稱
﹁
奇

景
﹂，
他
收
回
來
的
舊
書
，
一
捆
一
捆
的
，
全
掉
進
店
內
，
致
積
壓
成

山
，
要
找
書
嘛
，
必
須
﹁
爬
山
﹂
尋
寶
，
每
一
次
﹁
爬
完
﹂，
渾
身
痕

癢
。
他
則
在
店
外
行

人
道
上
，
半
躺
在
帆

布
椅
收
錢
，
堪
稱
怪

人
，
至
於
店
內
有
何

﹁
寶
貝
﹂，
問
之
亦
瞠

然
。
但
在
他
那
裡
尋

到
﹁
寶
﹂
，
轉
售
即

可
圖
大
利
。

與
舊
書
打
滾
，
是

我
年
輕
時
既
辛
酸
而

又
淒
涼
的
日
子
。

與舊書打滾的日子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讀
過

這
個
詩
句
不
知
多
少
遍
。
但
這
個

煙
花
三
月
是
什
麼
意
思
，
都
是
人

言
人
殊
。
三
月
，
是
陰
曆
三
月
，

陽
曆
的
四
月
仲
春
，
正
是
氣
候
溫

和
宜
於
出
遊
的
季
節
。
我
們
這
一
次
也

是
在
這
個
節
氣
到
達
揚
州
的
。
此
時
的

確
遊
人
如
鯽
，
一
片
繁
榮
的
太
平
景

象
。
剛
看
過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中
令

人
驚
心
動
魄
的
圖
片
和
資
料
，
來
到
煙

花
三
月
的
揚
州
，
應
該
可
以
洗
刷
往
前

留
下
的
陰
影
。
但
也
不
可
不
知
，
清
兵

滅
明
進
軍
江
南
，
也
創
造
了
大
屠
殺
的

﹁
揚
州
十
日
，
嘉
定
三
屠
﹂
呢
。

回
頭
再
說
這
個
煙
花
，
並
不
是
指
三

月
是
放
煙
花
的
季
節
。
有
人
解
釋
煙
花

便
是
﹁
煙
花
女
子
﹂，
就
是
賣
唱
賣
身

的
風
塵
女
郎
。
揚
州
是
鹽
商
的
發
跡
地
，
鹽
商
販

鹽
而
賺
大
錢
，
難
免
官
商
勾
結
，
夜
夜
笙
歌
，
飲

酒
作
樂
，
於
是
有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之
說
。

可
是
這
一
次
到
揚
州
，
卻
聽
到
另
一
個
說
法
，

而
且
親
自
目
睹
。
原
來
煙
花
就
是
柳
絮
。
每
到
仲

春
三
月
，
柳
樹
便
會
飄
下
柳
絮
，
像
雪
花
一
樣
。

我
這
一
次
在
瘦
西
湖
旁
種
有
柳
樹
的
大
道
上
，
便

看
到
這
一
幕
奇
景
。
飄
呀
飄
的
，
像
雪
花
一
樣
。

宋
朝
的
晏
殊
也
有
詩
句
：
﹁
柳
絮
池
塘
淡
淡
風
﹂，

便
是
描
寫
柳
絮
飛
舞
的
意
思
。

瘦
西
湖
是
揚
州
的
重
要
景
色
，
像
去
杭
州
必
遊

西
湖
一
樣
。
當
然
，
杭
州
西
湖
名
氣
大
得
多
，
而

揚
州
瘦
西
湖
其
實
景
色
不
遑
多
讓
。
因
其
狹
長
，

更
藏
上
不
少
景
色
，
清
朝
詩
人
汪
沆
有
詩
云
：

﹁
垂
楊
不
斷
接
殘
蕪
，
雁
齒
虹
橋
儼
畫
圖
，
也
是
銷

金
一
鍋
子
，
故
應
喚
作
瘦
西
湖
﹂。

該
湖
由
乾
隆
御
碼
頭
開
始
，
沿
湖
經
過
冶
春
、

綠
揚
林
、
紅
園
、
西
園
曲
水
，
再
經
大
虹
橋
、
長

堤
春
柳
，
至
徐
園
、
小
金
山
、
釣
魚
台
、
蓮
性

寺
、
白
塔
、
鳧
莊
、
五
亭
橋
。
再
往
平
山
堂
觀
音

山
等
，
景
點
繁
多
。
我
們
因
時
間
關
係
，
並
沒
有

覓
若
干
景
點
登
亭
觀
賞
，
只
是
在
遊
船
上
由
導
遊

滔
滔
不
絕
加
以
介
紹
，
但
我
卻
是
無
心
﹁
裝
載
﹂，

只
聽
進
了
一
兩
成
，
過
後
也
就
忘
了
，
辜
負
了
如

此
良
辰
美
景
。

遊瘦西湖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在
遊
走
四
國
的
八
日
七
夜
旅
程
中
，
多
次
遇
到
身

穿
背
面
印
㠥
﹁
南
無
大
師
遍
照
金
剛
﹂
字
樣
的
白

衣
、
頭
戴
菅
笠
、
手
持
金
剛
杖
的
參
拜
者
。
他
們
或

十
多
人
成
群
、
或
二
人
為
伴
、
甚
或
單
人
獨
行
，
多

數
在
參
觀
寺
廟
途
中
相
遇
。
他
們
虔
誠
禮
拜
，
絕
不

喧
嘩
，
令
人
有
﹁
有
緣
相
遇
乃
萬
幸
也
﹂
之
幸
福
感
！

後
來
才
知
道
，
他
們
是
在
追
隨
弘
法
大
師
的
足
跡
，
進

行
﹁
四
國
八
十
八
箇
所
巡
禮
之
旅
﹂，
也
是
另
類
四
國
旅
遊

的
形
式
。

遍
訪
四
國
境
內
與
弘
法
大
師
空
海
有
淵
源
的
靈
場
︵
寺

院
︶，
總
距
離
大
約
有
一
千
二
百
公
里
，
稱
作
﹁
四
國
八
十

八
箇
所
巡
禮
之
旅
﹂。
這
段
路
程
據
說
是
一
千
二
百
年
前
弘

法
大
師
空
海
，
為
了
修
行
而
親
自
踏
遍
的
足
跡
。
這
個
四

國
遍
路
之
旅
的
歷
史
經
過
平
安
、
室
町
、
江
戶
時
代
，
到

了
江
戶
初
期
，
這
項
活
動
也
蔓
延
到
平
民
老
百
姓
之
間
，
並
出
現
作
為

信
仰
中
心
的
場
所
。
現
今
每
年
約
有
五
十
萬
人
造
訪
這
段
路
程
，
其
中

也
有
來
自
不
同
國
家
、
為
了
各
種
目
的
而
造
訪
的
外
國
人
。

四
國
遍
路
之
旅
原
本
是
﹁
信
仰
與
修
行
的
道
路
﹂，
也
是
﹁
重
新
檢

視
自
己
的
道
路
﹂
的
一
個
旅
程
。
旅
行
的
風
格
相
當
自
由
，
不
分
年
齡

性
別
，
也
不
問
宗
教
國
籍
。
旅
途
中
可
以
遇
到
各
式
各
樣
的
人
，
包
括

公
司
退
休
的
年
長
者
、
正
在
工
作
的
社
會
人
士
、
學
生
、
親
子
、
夫
妻

等
等
。

最
有
名
的
路
線
是
從
德
島
縣
第
一
號
札
所
﹁
靈
山
寺
﹂，
依
照
順
時

鐘
方
向
巡
禮
，
直
到
香
川
縣
的
第
八
十
八
號
札
所
﹁
大
窪
寺
﹂。
遍
路

之
旅
其
實
可
以
從
任
何
地
點
開
始
，
也
可
以
半
途
中
斷
。
除
此
之
外
，

旅
途
也
未
必
一
定
要
徒
步
進
行
，
事
實
上
有
許
多
人
利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腳
踏
車
、
機
車
或
汽
車
來
巡
禮
。

世
界
上
有
許
多
知
名
的
朝
聖
之
路
，
譬
如
以
色
列
耶
路
撒
冷
、
聖
地

牙
哥
德
孔
波
斯
特
拉
、
阿
拉
伯
麥
加
等
等
。
而
在
四
國
遍
路
，
可
以
欣

賞
到
在
日
本
逐
漸
失
落
的
古
樸
美
麗
自
然
景
觀
同
體
驗
純
真
民
風
物

茂
，
相
比
之
下
，
毫
不
遜
色
。

二
○
一
二
年
春
，
初
訪
日
本
四
國
，
重
訪
四
國
將
是
我
的
旅
行
冊
上

的
年
度
行
程
，
四
國
遍
路
亦
是
重
訪
四
國
的
旅
遊
形
式
，
哪
管
是
四
至

六
月
的
櫻
花
季
期
、
或
是
九
至
十
一
月
的
楓
紅
時
節
！

四國遍路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現
代
社
會
男
女
平
等
不
在
話

下
，
女
權
之
高
漲
地
位
日
顯
。

英
女
王
伊
利
莎
伯
獨
掌
皇
國
逾

半
個
世
紀
，
耄
耋
之
年
仍
堅
守

皇
位
，
似
無
她
而
不
穩
。
歐
盟

風
雨
飄
搖
之
際
，
歐
債
危
機
困
擾
全

球
。
然
而
，
千
瘡
百
孔
的
經
濟
，
如
何

解
決
難
關
正
是
各
說
各
法
，
最
後
終
也

是
強
者
出
頭
話
事
，
﹁
弱
肉
強
食
﹂
此

之
謂
也
。
其
實
，
歐
洲
危
機
禍
起
債

市
，
當
然
源
頭
是
經
濟
，
是
高
福
利
政

策
﹁
大
花
筒
﹂
後
的
經
濟
惡
化
所
致
。

歐
盟
中
的
強
國—

—

德
國
，
女
總
理
默

克
爾
是
位
女
強
人
鐵
娘
子
。
不
過
，
自

法
國
總
統
薩
爾
科
齊
下
台
後
，
默
克
爾

提
倡
支
持
緊
縮
政
策
似
乎
失
去
後
盾
，

法
國
新
總
統
奧
朗
德
反
道
而
行
，
提
出

歐
元
區
需
有
刺
激
增
長
方
案
。
最
近
，

歐
央
行
呼
應
歐
盟
提
出
的
﹁
銀
行
聯
盟
﹂，
集
中

金
融
業
監
管
之
餘
，
促
請
歐
盟
各
國
領
袖
為
歐
元

區
訂
立
一
個
願
景
，
重
建
市
場
信
心
。
若
真
如

此
，
無
疑
德
國
這
富
邦
肯
定
要
照
顧
一
班
﹁
窮
親

戚
﹂
弱
國
債
務
了
。
鐵
娘
子
默
克
爾
當
然
不
願

意
。
事
實
上
，
財
政
聯
盟
是
否
有
助
解
決
危
機

呢
？
默
克
爾
又
是
否
願
當
踐
行
者
呢
？
政
治
終
究

是
妥
協
的
，
背
後
肯
定
是
利
益
之
所
在
。
﹁
緊
縮
﹂

政
策
最
令
享
慣
﹁
高
福
利
﹂
選
民
所
反
對
。
不
少

金
融
學
者
及
時
事
評
論
員
皆
認
為
歐
元
區
問
題
是

政
治
問
題
。
況
且
，
有
人
認
為
緊
縮
政
策
會
令
經

濟
更
裹
足
不
前
，
反
而
，
刺
激
經
濟
或
會
促
進
經

濟
增
長
。
是
耶
？
非
耶
？
天
曉
得
。

﹁
五
窮
﹂
已
是
鐵
一
般
事
實
，
﹁
六
絕
﹂
有
待

時
間
證
明
。
港
股
在
六
月
首
個
交
易
日
似
好
淡
爭

持
中
，
好
友
稍
見
上
峰
。
皆
因
市
場
中
人
對
已
弱

不
禁
風
的
港
股
市
勢
，
對
只
有
個
位
數
字
的
低
市

盈
率
的
藍
籌
股
吸
引
力
漸
增
，
六
月
危
中
現
機
，

不
少
基
金
及
有
實
力
的
散
戶
仍
悄
然
入
市
，
分
批

購
優
質
股
了
。
﹁
大
上
大
落
﹂
風
起
雲
湧
的
市
場

﹁
短
炒
﹂
不
宜
，
中
長
線
﹁
投
資
﹂
正
是
時
候
。
有

人
用
陰
陽
燭
走
勢
作
戰
術
，
有
人
卻
用
﹁
心
戰
﹂

認
為
壞
消
息
出
盡
，
消
化
了
，
悲
觀
變
樂
觀
，
在

眾
人
最
悲
情
之
時
，
黑
暗
盡
頭
該
是
黎
明
時
，
反

彈
時
囉
。
羊
群
逆
向
思
維
﹁
人
棄
我
取
﹂，
你
說

呢
？ 「弱肉強食」

思 旋

思旋
天地

我
家
屋
苑
旁
有
間
茶
餐
廳
，

轉
手
無
數
次
，
兩
三
年
前
又
易

手
了
。
星
期
天
沒
有
家
傭
，
不

妨
一
試
，
魚
蛋
河
放
在
一
隻
白

色
大
碗
內
，
白
茫
茫
好
慘
淡
，

取
了
幾
粒
㡡
花
，
好
看
多
了
。
再

去
，
食
物
賣
相
大
大
提
升
，
牆
上
貼

㠥
一
張
告
示
：
是
是
但
但
格
殺
勿

論
，
心
想
，
此
餐
廳
有
得
做
。

果
然
，
餐
廳
大
有
起
色
，
出
品
愈

來
愈
好
，
追
查
下
，
原
來
幕
後
黑

手
，
正
是
專
欄
作
家
黃
毅
力
。
黃
老

闆
是
商
業
奇
才
，
話
說
當
年
﹁
棄
差

從
商
﹂
不
當
督
察
做
商
人
，
從
日
本

引
入
被
人
抗
拒
的
﹁
七
人
車
﹂，
大
眾

印
象
﹁
唔C

H
E
A
P

唔
坐V

A
N

﹂，
他
要

扭
轉
心
魔
，
先
從
樂
壇
四
大
天
王
㠥

手
，
人
們
見
偶
像
在
車
內
更
衣
休

息
，
非
常
受
落
；
接
㠥
又
將
目
標
轉

戰
返
內
地
的
高
爾
夫
球
迷
，
車
廂
大

變
身
，
雪
櫃
、
按
摩
椅
等
一
應
俱

全
；
再
而
跑
到
國
際
學
校
門
外
搞
車
展
，
皆
因
富

爸
媽
的
子
女
多
在
那
裡
上
學
，
就
這
樣
，
七
人
車

成
了
潮
流
！

黃
毅
力
本
來
叫
一
保
，
是H

E
A

精
，
十
六
歲
開

竅
，
後
來
索
性
將
名
字
改
作
﹁
毅
力
﹂，
他
明
白

毅
力
是
成
功
的
態
度
。
他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故
事

太
多
，
其
中
我
最
欣
賞
也
要
﹁
抄
橋
﹂
的
，
就
是

送
車
牌
給
子
女
行
動
，
很
多
父
母
都
樂
意
送
新
車

給
子
女
作
禮
物
，
毅
力
要
送
也
輕
而
易
舉
，
他
選

擇
送
車
牌
的
心
意
：
他
日
車
牌
掛
在
錢
七
還
是
豪

華
車
輛
之
上
，
就
由
孩
子
負
責
了
。
佩
服
。

他
亦
敬
告
天
下
父
母
親
，
要
跟
子
女
關
係
好
，

要
實
行
﹁
先
緊
後
鬆
﹂
的
策
略
，
孩
子
十
歲
前
要

每
事
問
每
事
批
，
家
規
嚴
格
執
行
，
習
慣
了
，
長

大
後
不
會
太
離
譜
；
相
反
孩
子
自
小
寵
壞
了
，
一

下
子
要
收
緊
一
定
起
反
抗
。
有
道
理
。

毅
力
自
言
踏
上
今
天
的
路
，
其
間
經
歷
不
少
考

驗
，
最
難
忘
當
年
預
科
生
考
入
督
察
行
列
，
學
堂

上
司
擺
明
針
對
，
下
令
：
﹁
明
天C

A
L
L

三
部
軍

方
直
升
機
接
載
這
裡
的
教
官
到
邊
區
巡
視
。
﹂
留

意
是
直
升
機
並
非
的
士
，
他
怎
樣
順
利
過
關
？
請

留
意
星
期
天
香
港
電
台
第
一
台
，
小
妹
妹
主
持

︽
舊
日
的
足
跡
︾
自
有
分
曉
。

有「毅力」能成功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在遙遠的從前，中國父母養兒育女似乎並不太
難。生下七大八小的一堆娃，囫圇㠥就養大了。
到了80、90後的獨生子女一代，全部家庭資源集
中供養一個孩子，可惜優生了卻未必優育。育兒
方式不同，孩子的命運就可能全然不同。有的已
經成長為國家棟樑之材，有的卻依然是孱弱的小
樹，有的甚至成為朽木不可雕。
見了不少成功或是失敗的故事，反思一下，我

以為想當好父母，大概至少得做到以下幾條。
1.以身作則。一位朋友的兒子去年考上了中醫藥

大學。這個十年前冷門的大學，由於持續的中醫
熱已經成為報考競爭最激烈的大學之一。這孩子
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本碩連讀的專業，要學七年
才能畢業從醫，想就業自立還有漫長的路得走。
可前些日子他問父母：「你們不急等㠥我賺錢
吧？我想畢業以後不馬上當醫生，先鑽研三年中
國古代中醫文獻，這件事對中醫事業很重要，可
是現在很少有人願意做。」父母欣然同意，雖然
他們並不那麼富裕，但願意支持兒子追求理想。
我想，朋友真是培養了一個好孩子！在如此浮躁
的時代，這位18歲的小伙子並沒急功近利地把讀
書的目標鎖在快速賺錢上，卻定下了潛心研究中
醫文化上的計劃，真是很難得。這麼讓父母放心
的孩子，是怎麼培養出來的呢？
細想一下，朋友兩口子還真怎麼特別上心地培

養兒子。兒子出生之後，他們都正在人生爬坡時
期，各自忙㠥自己的事業。即沒天天看㠥兒子寫
作業，也沒有天天教訓兒子「你不好好學習趕明
兒就去蹬三輪」之類。可這兒子從小學習就很主
動。有時當媽的帶他來我家來串門，小小的孩子

一進門就要找桌子寫作業，一點兒時間都不肯浪
費。孩子的學習主動性，是父母無意中熏陶的。
他爹媽雖然一個當公務員一個經商，可都愛好中
國古代文化，閒時在家談古論今，寫字讀書。孩
子耳濡目染，也愛上了中國文化。在為人上，這
對夫妻也很大氣。他們對老人孝順，對親朋寬
容，還是處處注意節約資源的環保人士。在父母
的包容下，兒子雖然興趣廣泛，卻並沒有耽誤學
習。鋼琴考了很高的級別，但只作為調劑生活的
愛好，父母從不逼㠥他彈琴。很多情商、智商都
較高的孩子背後，都有㠥自身素質較高的父母。
想管好孩子，得先管好自己。
有位街坊的兒子呢，卻讓父母操夠了心。那孩

子從小就逃學厭學，連高中都沒有考上。高中畢
業十多年了也沒有正經工作。體力活兒嫌苦，腦
力活兒又幹不來。早年常聽他媽對兒子苦口婆
心：「你好好讀書將來才能當白領，才能賺大
錢」，「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我不由覺得
好笑，心想，你自己天天打麻將、算小賬，家長
裡短，兒子跟你能學㠥什麼？沒學壞到處惹事生
非就不錯了。一個自己從來不看一頁書、滿口髒
話的母親，卻死逼㠥孩子學習，孩子又怎麼能聽
呢？即使真逼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學，孩子也可能
在人生路上出這樣那樣的問題。
求知慾、公德心、善良這樣的優良品質，是能

通過家庭來傳遞的。家庭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師。打算當好父母的，最好先讓自己成為有修養
之人。優良的品質、豐富的情趣、文化素養，都
是修養的一部分。有些貧苦家庭的孩子成功了，
背後往往有明大義的父母。贏得孩子的尊敬，才

是教育的第一步。
2.少些嘮叨。很多孩子厭煩學習，就因為背後有

個愛嘮叨的母親。嘮叨是折磨人的噪聲。學齡期
的孩子正是逆反心理最強的時候。禁止他做什
麼，他卻會偏要去試試。上邊提的那個男孩子厭
學逃學，就因母親每天在他耳邊嘮叨。無論孩子
沒有完成作業，還是考試「砸」了，都會招來母
親炒豆子般的大段數落。有人說：想讓人討厭一
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拚命督促他去做。
有位資深小學老師說過，從孩子上學的第一天

起，就要讓孩子獨立完成作業，讓他明白要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我要學」跟「要我學」，結果完
全不同。家長對孩子應該只是目標管理，而不是
步步死盯㠥。順便提一下，自己得好好做事的父
母，大都比較放手讓孩子去獨立學習，不讓自己
對後代的期望成為孩子沉重的負擔。父母與孩
子，畢竟是不同的獨立個體。
3.勿打擊孩子自信。有位親戚的女兒，因為貪玩

學習一直不太好，後來上了非重點中學。從小學
起，她媽最愛對女兒說就是：你瞧，誰誰家的孩
子學習那麼好，你怎麼回事？中學時，她媽又總
是說，單位誰誰的孩子考上重點中學了，你上的
什麼破學校！姑娘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三本大
學，母親又嘮叨，瞧誰的孩子考上了北大，誰的
孩子上了清華！母親對孩子總是不滿意，結果
呢，這孩子從小就一直自卑，學習總是吃力，性
格也變得焦躁。她說：「在我媽眼裡，我怎麼總
是一無是處呢？搞得我一點兒信心都沒有！」
我對她說：「你想想自己有多少優點？你小時候

學習不好，可通過努力還是考上了本科；你的人
緣那麼好，說明你能包容人；你還會做很多家
務，幾歲時就會蒸雞蛋羹了！再說，你是個多麼
漂亮的姑娘，多少人都羨慕你又漂亮又聰明哩，
為什麼你非要跟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比呢？」
姑娘就很高興地打起了精神，覺得自己還是挺有

奔頭。我想，無論孩子是什麼樣的資質，走過什
麼彎路，你總要不失時機地告訴他或是她：你是
很棒的，是唯一的一個！經常得到鼓勵，孩子才
能激發起潛在的巨大能量。父母總是不自覺地打
擊孩子的自信，到頭來，孩子可能真相信自己最
差，人生就此黯然無光。
4.溺愛是毒藥。雖然獨生子女多數都曾集千萬寵

愛於一身，可一些孩子成人之後，對父母的感情
卻很淡漠。有的事業有成，感情世界卻很蒼白，
甚至不知如何與人相處。究其原因，就是父母給
了孩子太多的寵愛。
孩子從小在家事事特殊待遇：父母自己勒緊褲

帶，卻捨得給孩子買名牌服裝；有了昂貴的食
物，從來都是專門留給孩子吃。有時連祖父母輩
們，也是全力滿足孩子的所有慾望。久之，孩子
就把過分的愛當成應該的，在家裡稱王稱霸，覺
得別人都是為他服務的，內心也就輕看了父母。
有位愛揮霍的小姑娘，除了要錢花時很少想到媽
媽。稍大些時就對同伴說，以後長大就把母親送
進老人院，省得麻煩。有位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
生，一畢業就去了香港上班，目的就是要遠離父
母。是過多的愛，窒息了孩子為他人㠥想、愛親
人的本能。

我們怎樣當父母

■難忘與舊書打滾的年輕歲月。

網上圖片

■溺愛只

會害了孩

子。

網上圖片


